
你可以用爱得到全世界
，

你也可能因恨失去全世界
。

【

漫画
】

赵春青

□

沽
上
客

□

沽
上
客 讣告中的

“

待遇
”

一些报纸的广告版上常常刊登讣告
，

这
些讣告多出自逝者原供职单位或遗属之手

。

看得多了
，

发现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
，

即某些
讣告在介绍逝者的身份时

，

每每在职务后面
加个括号

，

特别注明
“

享受某级待遇
”，

而那
“

待遇
”

又似乎有
“

精神
”

与
“

物质
”

之别
，

例如
“

某级医疗
（

住房
）

待遇
”。

什么意思呢
？

无非是
要表明逝者的身份比他的实际职务要

“

高
”，

提请读者关注
。

然而
，

这样的
“

标注
”

除了令一些读者莞
尔

，

有什么实际意义吗
？

对于逝者
，

生命都停止了
，

什么
“

待遇
”

都
没有意义了

。

即或逝者生前十分看重自己的

“

身份
”，

但在死亡面前
，

与普通百姓也是平等
的了

，

如果有上帝
，

上帝也不会因为你曾经是
官员就给予额外垂青

。

有
“

意义
”

是对活着的人而言
。

那标注或
许是在告诉人们

，

逝者的亲属也是有
“

身份
”

的
。

不过
，

他们是不是能够把逝者生前因为身
份而受到的

“

尊敬
”

也
“

继承
”

下来
，

就难说了
。

现实地说
，

这几乎是不可能的
。

因此
，

那标注
同样没有什么意义

。

按说
，

这些道理并不深奥
，

但凡有点知识
的人都应该明白

。

为什么依然有人做这种没
有意义的事情呢

？

这就不能不说到国人对
“

官
本位

”

的某种崇拜心理
。

在中国
，

许多事情是需要按照
“

级别
”

划
分的

，

不同的级别不仅有不同的待遇
，

而且在
社会上的形象与受尊重的程度都不一样

。

老
百姓

“

怕
”

官
、“

敬
”

官
，

即使在
21

世纪的今天
，

这种心态依然有
“

市场
”。

这看上去似乎很荒
唐

，

但却是现实
。

因此
，

难怪人们对做官趋之
若鹜

。

即使不是
“

官员系列
”

的工程师
、

教授
，

也非得
“

套
”

上级别
，

弄个
“

相当于某级
”

的标
准

，

真是很无奈
。

至于某些人在自己的名片上
特别加印级别

，

那就不是无奈
，

而是无聊了
。

“

官本位
”

现象
“

延伸
”

到了另一个世界
，

实在是对活人的讽刺
。

什么时候我们不再崇
尚

“

官
”？

我不知道
，

大约尚需时日
。

但我知道
老百姓早有戏言

：

如果走在马路遭遇横祸
，

没
谁会管你是什么官

！

若把这层
“

意义
”

想明白
了

，

对某些人的思想也是一个解放
。

讣告也是广告
，

人家花了钱
，

只要不违
法

，

愿意登什么
，

本无可厚非
，

之所以要说几
句

，

是觉得拿逝者沽名钓誉
，

与
“

发死人财
”

殊
途同归

，

都是在打逝者的主意
，

不夸张地说
，

这也是对逝者的不敬
。

深圳的作家协会主席李兰妮
，

一起开会
时

，

送我一本她的新著
《

旷野无人
———

一个抑
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

》。

读了
，

受益匪浅
，

这个
世界还有这么复杂的心理问题

。

我觉得
，

我还
不是一个抑郁症状严重的人

，

但我也想给自
己当一回心理医生

。

那些幼年受挫感最强的
事情

，

抑或是让人一辈子难忘的事情
，

细细思
量后才知道那叫尴尬的事情

，

想一想
，

还真有
那么七八件

。

头一件
，

是兔子的事
。

那时还没有上幼儿
园

。

随父母南下
，

住在长江边的小城泸州的一
个招待所里

。

解放初期
，

招待所里都是穿军装
和列宁装的人

。

我们是从武汉沿长江入川
，

在
泸州上岸

，

父母在等待分配工作
，

在招待所里
住了不短的时间

。

招待所不大
，

一幢小楼一个
小院

，

大人都忙
，

没事可干的
，

只有我
，

还有所
长的一群小兔子

。

记得小兔子
，

是因为出了大
事故

。

小院的墙角堆着一堆空木盒
，

好像是电
灯之类电器的包装盒

，

整齐地码放在墙角
，

也
成了我的玩具

。

一天
，

玩小兔子住楼房的游
戏

，

把一只只小兔子放进木盒里
，

再把木盒子
原样码放整齐

。

正玩得开心
，

大人叫
，

便跟着
大人出行了

。

大概过了好几天
，

所长见我和母
亲

，

说道
：

真奇怪
，

小兔子不见了
，

跑了
，

还是
叫人抓走了

？

听到这话
，

我突然想起几天前把
小兔子塞进木盒的游戏

，

自己害怕
，

大哭起
来

！

后果很严重
，

死了不少小兔子
。

我开始知
道人是会做错事情的

，

自己也会是
“

坏孩子
”。

第二件事是蛮蛮的事
。

我随母亲到了成
都

，

还没有办好进保育院的事项
，

便和同院的
孩子一起玩

。

邻居与我差不多大小的男孩叫
蛮蛮

。

那时
，

逢年过节
，

天上会有飞机撒传单
，

红红绿绿的纸头
，

在半空中飞舞
，

十分好看
。

那时老百姓没钱订报纸
，

有收音机的人家没
几户

，

所以政府用这种办法搞宣传
，

一是喜
庆

，

二是把口号和政策印在传单上
，

也让老百
姓知晓

。

传单在城市上空飞
，

孩子们心里就痒
痒

。

传单下面的街巷里
，

总是一群群的小孩追
着传单跑

。

蛮蛮从小没出过院子
，

我却没有
“

院子
”

的概念
，

拖着蛮蛮便和一群大孩子一
起去追传单

。

不知道跑过了多少巷子
，

和蛮蛮
也跑散了

。

我捏着几张传单
，

回到院子里
，

所
有的人都在问我

：“

蛮蛮呢
？ ”

蛮蛮丢了
，

找不
到家

，

后果很严重
！

全院子的人忙了两天
，

那
时没有电话

，

没有广播
，

没有报纸
，

只有去一
个派出所又一个派出所

。

还没有等蛮蛮找回
家

，

母亲赶紧把我送进了保育院
。

等到蛮蛮从
派出所找回家

，

我却进了保育院
，

那是所有孩
子开始失去欢乐的地方

。

保育院在一所老宅里
，

主人原是个大官
，

宅子不小
。

插班进去读中班
，

没有多少人理会
我

，

一个人在一群人中间
，

比独自在家更孤
独

。

这一天
，

还出了个事故
，

因为没有人告诉
我厕所在何处

。

保育院是临时在这所老宅里
，

新保育院正在郊区修建
，

所以
，

厕所是在一所
大房子里放一排小马桶

，

早上孩子起床第一
件事就是坐马桶

。

我是新来的
，

不知道这个特
殊的厕所

，

好不容易找到放马桶的房
，

还挂上
一把锁

。

后果很严重
，

我拉在裤子里了
，

这件

事让我大失面子
，

让班里小朋友嘲笑了好多
日子

，

让我知道融入
“

家
”

是真好
，

家里不会发
生嘲笑自己的事情

，

而融入一个新集体是件
不易之事

，

第一课就是在嘲笑中面对陌生的
脸

。

第四件事情
，

是上育才小学一年级
。

我发
现

，

我前排的那张桌子
，

比我的好
，

还有一个
钥匙扣

。

我立刻动手
，

将这张桌子换过来
。

第
二天

，

前面那同学发现自己的桌子被我换了
，

便与我打了一架
，

他个头比我大
，

我吃了亏
。

老师也不向着我
：“

怎么见着好的东西就想
要

？

别人的桌子好
，

那也是别人的
，

知道吗
！ ”

后果很严重
，

开学第一天
，

这就是学校第一
课

：

自己喜欢的不一定是自己的
，

这个世界除
了自己

，

还有许多
“

别人
”。

育才小学是省政府的子弟学校
，

学生都
住在学校

，

学校有两种管理学生的人员
。

负责
管理生活的叫阿姨

，

阿姨大多是南下干部一
些文化低的家属

，

她们岁数大
，

对孩子也厉
害

，

孩子们都不喜欢她们
。

教书的叫老师
，

老
师都是部队文工团和青年学生中招进来的

，

老师年轻漂亮
，

比方说我们的雷老师是从部
队文工团转过来

，

班上的同学都喜欢她
。

我的
母亲有次出差到北京开会

，

星期天是她带着
我逛街

，

和漂亮老师一起在大街上走
，

开心地
忘了周末没有人接的滋味

。

后来我们发现有
一个男的常来找她

，

同学们十分讨厌他
，

觉得
雷老师是个

“

叛徒
”。

我
20

年前写了一篇小
说

《

星星的河流
》，

就是写小男孩的这段经历
，

不叫失恋
，

也不叫失意
，

反正后果很严重
，

知
道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事情

，

你喜欢的人会去
喜欢你不喜欢的人

，

而你没有办法改变它
。

这些事
，

都可以说发生在
“

不懂事
”

的童
年

，

大人们原谅了自己
，

就是用
“

还不懂事是
个孩子

”

这句话当理由
。

然而
“

不懂事
”，

其实
是很严重的问题

，

后果很严重
，

别人可以忘
记

，

可以不说
，

可以不追究
，

但自己却不会忘
了

，

因为这些事
，

让我觉得做得不好
，

也很没
有面子

，

让自己看不起自己
。

重要的是
“

懂事
以后

”

还会做错事
，

让自己真看不起自己
，

想
起来

，

有一件事终生难忘
。

那时我正读中学
，

学校里搞运动
，

发动学生给老师贴大字报
，

我
是班干部

，

工作组要求干部要带头
。

怎么办
？

写老师
“

反党反社会主义
”？

不行
！

写什么呢
？

于是写了一件事
：

到老师宿舍交作业
，

发现已
经毕业了的高年级女生躲在老师的门背后

，

我就写了这事
，

批评老师对同学
“

有亲有疏
”，

后来才知道
，

这比
“

反党反社会主义
”

后果更
严重

，“

反党反社会主义
”

可以从宽
，

我说的这
件事

，

工作组兴趣盎然
，

直查得老师和那位毕
业了的学生结了婚为止

。

这件事
，

老师还是用
“

不懂事
”

原谅了我
，

但我觉得其实我完全可
以不写这屁事嘛

，

为什么写
？

那时候
，

比这严
重的事情

“

和父母划清界限
”

这样的事都做
了

，

也并不觉得做错了
，

因为那是一种
“

表
态

”，

是父母要求自己做的
，

是
“

革命多年的经
验

”，

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为困难中的父母做事
和帮助他们

。

但这件事
，

真的是
“

不懂事
”，

因
为自己已经不是

“

孩子
”

了
！ “

不懂事
”

这三个
字

，

对于一个孩子是理由
，

对于一个少年是
“

责备
”，

对于一个成年男人则将是不可原谅
的鄙视

！

不要做事后会让自己看不起自己的事
！

———

这就是童年那些执拗不肯让我忘记的小
事大事糗事

，

其中的自责
、

无助
、

尴尬
、

失意和
酸涩

，

一次次在提醒我
……

□

叶
延
滨

□

叶
延
滨 另一种忆旧

□

毛
士
云

□

毛
士
云 有一种公园是电视

电视是一座不需要买票的公园
。

去年以前
，

我家一直没装有线电视
。

在过
去的日子里

，

我只逛不买票的电视公园
，

虽然
也可以享受到无

“

线
”

的快乐
，

但也曾经因为
不能让自己大饱眼福而不快乐过

，

因为总是
在那几个有限的

“

景点
”

里转悠来
、

转悠去
。

电视也是一座可以买票的公园
。

去年夏天
，

为了看北京奥运会
，

我家第一
次装了有线电视

。

买票逛电视公园
，

就有了
N

种
“

套餐
”。

在
N

种选择中
，

我目不暇接
、

手
不暇按

（

指遥控器
）。

但是
，

这个
“

套餐
”、

那个
“

套餐
”

尝过以后
，

我发现自己对这座公园开
始变得不耐烦了

，

或者说我渐渐感到这座公
园不能老是逛个不停

———

因为看书好歹还能
自己选择

，

而看电视则太被动
，

我想这不是电
视的过错

，

也不是我的过错
。

有一位专家分析说
，

在电视面前
，

教授与
打工的是一样的

。

这话虽有点偏颇
，

但我觉得
有一定的道理

。

因为我逛了之后总是感觉
，

面对电视
，

我

们不需要思考
，

或者说电视根本就不让我们
思考

。

电视自己已经作过缜密的思考
，

它只是
把它思考的结果告诉我们

。

我们常常被电视
牵着鼻子走

，

电视限制我们的思维
。

比如
，

稍
为有点意义的话题

，

电视常常先卖一个关子
或者先制造一个悬念

，

然后娓娓道来
，

甚至在
极富煽情中或者在大量的广告之后

，

才把答
案告诉我们

。

于是
，

我们惊喜
：

噢
，

事情原来是
这样的

！

又比如
，

一集电视剧一般
40

分钟左
右

，

本来也就一两个精彩的细节
，

电视常常在
这个最不该停下来的地方

，

毫不留情地停了

下来
，

把我们的思维给掐断
，

要么插播广告
，

要么叫我们发短信竞猜
，

猜一些极其简单又
令人匪夷所思的问题

，

电视这时还不忘承诺
：

猜中了有精美的礼品或者
“

大礼包
”

等着我们
拿

。

在这过程中
，

我们既要看电视
，

有兴趣的
话又要发短信

，

既要关注剧中人物的命运
，

又
要

“

惦记
”

着千里之外的不知精美到什么程度
的礼品

，

我们来不及思考
，

我们完全沉浸在丰
富多彩的自说自话的电视里

。

同时
，

我还发现
，

买票进去的电视公园
“

景点
”

再丰富
，

终究不是天然的公园
，

它可以

模拟自然
、

再现自然
，

但它不是天然的公园
，

它是人造的公园
。

它把大自然或大自然中活
动的人与动物

，

都微缩到这个人造的公园里
来

。

甚至有的时候
，

这个公园环境非但不天
然

，

还十分嘈杂
，

比如我不爱看武打片
，

可我
手指一按

，

人家从崇山峻岭上刷刷刷一路追
杀过去

；

我手指再一按
，

又有人莫名其妙地跑
到华山的绝顶上骑马

。

可见
，

这人造的公园不可能在有限的时空
中一下子毕现生活的全部

、

大自然的整体
。

于
是

，

它追求有序
，

追求模式
，

对自己要拿给我们
看的东西

，

进行有序的模式化的包装与整合
。

因此
，

电视又是一座模式化的公园
。

这个
模式

，

跟餐饮中饭菜
、

酒水一样
，

跟娱乐中的
唱歌

、

跳舞一样
，

跟茶楼中的茶水
、

点心一样
，

跟休闲的服装一样
，

它是按照固定的时间
、

流
程

、

标准而
“

制造
”

出来的
，

但是
，

它尽最大可
能地适合和满足了不同社会阶层

、

不同年龄
的人

———

哪怕你是企业家
，

或者下岗职工
；

哪
怕你是著名的教授

，

或者四处奔波的打工者
。

□

韩
三
洲

□

韩
三
洲过去的

“

北漂
”

20

多年前
，“

北漂
”

还是个专有名词
，

指的
是没有学籍但在北京大学

“

蹭课
”

的青年学子
。

那时候社会学习空气真是浓郁
，

有考不上北大
的

，

就来到北大附近住下
，

溜进去
“

偷课听
”，

以
满足自己对知识的渴求

，

真有些煌煌上庠
、

众
星北辰的意味

。

后来
“

北漂
”

扩大化了
，

凡在北
京漂泊奋斗又无固定居所的

，

都成
“

北漂
”

了
。

虽说
，“

北漂
”

这个名称出现的较晚
，

但
“

北
漂

”

一族在上世纪
30

年代就在北大蔚然成了气
候

。

著名历史学家何兹全的自传中
，

就有这方面
的记载

。

据他说
，

那时候考北大是不分系的
，

入
学报到后可以随意选系

，

连文理科都不分
，

后来
他上了历史系

，

一届才只有
26

个学生
。

有的小
系

，

学生更少
，

还能看到一名教授对着一名学生
讲课的情形

。

那时候北大的偷听生很多
，

红楼附
近

，

住着很多不是北大的学生
，

他爱听什么课
，

就按时去上课
，

谁也不管
。

这些学生虽然不是正
式生

，

却听课认真
，

学习认真
，

而且一般岁数都
比较大

，

有社会经验
，

理解能力强
，

所以当时北
大流传着一句话

：“

正式生不如旁听生
，

旁听生
不如偷听生

。 ”

旁听生是没有选修这个系的学
生

，

而偷听生则根本不是北大的学生
。

有一次
，

胡适先生就在课堂上问道
:

“

你们哪位是偷听
生

？

没关系
，

能来偷听更是好学之士
。

我只希望
你们给我一个名字

，

算是我班上的学生了
。 ”

张中行先生的
《

负暄琐话
》

中
，

也谈到当时
北大学生很隔膜

，

很少互相交流
，

一个学期
，

上
课时坐在一起的十几个人

，

其中哪些是选课
的

，

哪些是旁听的
，

哪些是
“

北漂
”，

也闹不清
楚

。

张先生回忆
，

梁思成教授曾在北大讲授
“

中
国建筑史

”，

学期终了
，

梁思成说
：“

课讲完了
，

诸位说说怎样考试
？ ”

听课的近
20

人
，

竟无人
回答

，

梁先生似乎恍然大悟
，

再问
：

那就看看有
几个是选课的吧

？

请选课的举手
。

还是没一个
举手的

。

梁先生笑了起来
，

说
：“

原来诸位都是
来旁听的

，

谢谢捧场
。 “

说着
，

向台下作了一个
长揖

。

北大就是以这样的教育方式
，

才培养出
如胡厚宣

、

杨尚奎
、

邓广铭
、

任继愈等这样的有
成就的人才

。

不像是现在的学校
，“

训练主义
”

大行其道
，

学生们都忙于习题
，

而缺少真正读
书与学习的乐趣了

。

不过
，

现在要想当一个
“

北漂
”，

也不容易
了

。

自去年夏季起
，

外人进北大都要查验和登
记身份证的

，

如有混入校园
“

偷听
”

者
，

会不会
真被当做一个偷儿来对待呢

？

亦未可知
。

这是一枚沾有血迹的木质手戳
（

印章
），

上面刻着一个极普通的名字
———

郭吉库
。

仔
细观察

，

可以看到手戳上有着一抹暗黑色的
血迹

。

这枚手戳我已经保管了整整
50

年了
，

每
次看到它

，

都会让我陷入深深的悲痛中
，

耳旁
又似乎响起了小郭母亲那撕心裂肺般的痛哭
声

……

那是
50

年前
，

新中国诞生
10

周年的时
候

，

国民经济建设急需电力建设人才
，

为此
，

我们北京水力发电学校
“

工程地质
”

专业的学
生们提前毕业参加工作

。

我的故乡在杭州
，

为了响应党的号召
，

毅
然告别了将我一手带大

，

视我为心肝宝贝的
老祖母

，

只身来到东北边陲
，

参加了鸭绿江上
云峰水电站的建设

，

当了一名实习技术员
。

没
想到

，

不久后发生的一次重大事故
，

给我留下

了刻骨铭心的记忆
。

1959

年
7

月
18

日早上
，

我背上地质包
，

拎着地质锤匆匆赶往山上试验探洞
。

因为
，

一
大早试验工地负责施工的班长刘忠就托人捎
信给技术科长说

：

两个试验竖井里积满了水
，

工人们无法施工
，

让技术员赶快去处理
，

于
是

，

科长在宿舍找到我
，

让我赶快上山
。

上个世纪
30

年代初至
40

年代中
，

日本
鬼子为了侵华战争的需要

，

掠夺性地开发我
国东北的水电资源

，

在松花江上抢建了小丰
满水电站

（

未竣工
）；

在鸭绿江上抢建了水丰
水电站

，

在牡丹江上抢建了镜泊湖水电站
，

还
在一些江河初定的坝址上进行了地质勘探

。

我们进行地质试验的竖井在一个废弃多
年的探洞中

，

这条废弃的探洞正是日本鬼子
当年初定坝址进行地质勘探的探洞

。

解放初期
，

国民经济建设迫切需要大量

的电力
，

国家在东北的江河上选择了一批水
电站坝址

，

我们进行勘探的云峰水电站就是
其中的一座

。

为了确保电站坝址和引水隧洞
设计各项地质参数的准确性

，

需要在探洞中
进行一系列的现场试验

。

探洞在一座海拔高程
502

米山峰的山坡
上

，

七八月正是东北的雨季
，

连续几天大雨引
发了洪水

，

淹没了河滩
，

冲坏了道路
。

我出门的时候
，

雨已经不下了
，

天空仍然
是阴沉沉的

。

我沿着江边泥泞小路
，

接着又踩
着山坡上的石渣一步一滑地来到了几十米高
处的探洞中

。

探洞里积满了水
，

四周洞壁的岩石裂隙
中还在不停地往下滴水

。

我让工人们在探洞
底部的石渣中挖了一条沟

，

让洞中的积水自
然排出

；

又让工人们用水桶打水
，

清除两个试
验竖井中的积水

。

大伙七手八脚一气儿干到

了
10

点钟
，

洞壁的滴水
，

身上的汗水
，

让人里
外都湿透了

。

看来
，

因为坑深水多
，

运距较远
，

用水桶排水的方法效果不佳
，

还把人累得够
呛

。

我想能否采用
“

倒虹吸
”

的方法
，

将竖井中
的积水排出

，

如果能行
，

那不轻快多了吗
。

我
让班长刘忠找来一根长胶皮管

，

我站在探洞
口举着胶管头

，

刘忠从另一头往胶管里灌水
，

可是
，

试了多次也不怎么顺利
。

这时我肚子有
些饿了

，

看手表
11

点差
5

分
，

于是离开了洞
口到洞内休息

。

正当我坐下用右手脱去左脚
灌满水的胶鞋时

，

只听洞口
“

扑通
”

一声
，

洞内
突然变得漆黑一片

，

我一时不知所措
，

过了几
秒钟

，

才意识到洞口出事了
，

大声喊道
：“

刘
忠

！ ”

“

哎
。”

洞内的刘忠大概也在发蒙
，

听到我
的喊声

，

他一下子清醒过来
。

“

赶快清点人数
！

谁在洞口
？”

我大声地喊
着

。

“

我
，

卢�子
。 ”

洞口传来小卢的声音
。

“

还有谁
？ ”

“

还有小郭
，

大概已经死了
。 ”

“

怎么死了
？ ”

“

被洞口落下的石头砸飞到山坡下去
了

。 ”

一听说小郭被洞口的落石砸死
，

我心中
一急

，

眼泪夺眶而出
。

我不顾刘忠的拦阻
，

冒
着洞口落石的危险

，

从洞口侧面一个缝隙中

钻了出去
，

低头一看
，

只见小郭躺在十几米远
的山坡下

，

我急忙冲到小郭身边
，

伸手一摸鼻
孔

，

果然没了气息
，

小郭真的死了
！

我跪在他
身边号啕大哭

。

原来
，

我刚离开洞口
，

小郭就来到了我原
先站的探洞口位置

，

清理排水沟中的杂物
。

谁
也没注意到这个日本鬼子几十年前开挖的探
洞

，

洞口上部的岩石风化严重
，

已经十分破
碎

，

又恰逢几天连阴雨
，

在雨水的浸泡下
，

岩
石终于塌落下来

，

夺去了小郭的生命
。

几分钟前
，

这里正是我忙了近一个小时
的地方

———

我与
“

死神
”

擦肩而过
———

小郭却
献出了他年轻的生命

。

我掏了掏小郭的口袋
，

口袋里面放着一
小叠食堂的饭票和他的手戳

，

这是一个木质
手戳

，

每个月领工资时都要用一次
，

还是我帮
他到集安县城刻的

，

花了一角五分钱
，

饭票和
手戳上都沾有小郭的鲜血

。

三天以后
，

小郭的妈妈从德惠县米沙子
乡赶到了水电工地

，

当她看到儿子的遗体时
，

一步抢上前去
，

张开双手
，

趴在小郭的身上
，

发出了撕心裂肺般的痛哭声
，

这是一种母亲
哭儿子时所独有的

、

凄惨的
、

震撼人们灵魂的
哭喊声

……

我陪在小郭母亲身旁
，

没敢大声哭
，

眼泪
却如断线珍珠似的流淌着

，

全身颤抖
，

脑袋里
一片空白

，

直到小郭母亲离开工地
，

也没有想

起来
，

将这枚沾有小郭鲜血的手戳交给小郭
的母亲

。

小郭和我同年
，

我俩的身材也差不多
，

与
我不同的是他有着一张东北人所特有的红润
的圆脸

，

我们非常要好
，

下班后经常在一起
玩

。

没想到
，

为了祖国的水电建设
，

无情的岩
石塌方竟然夺去了他充满着青春活力的生
命

，

这一年他才
19

岁
。

小郭是为云峰水电站
建设而献身的第一人

……

1966

年
9

月
9

日
，

云峰水电站首台机组
发电

，

22

万千伏的强大电流送往东北各地的
工厂

、

矿山
……

一晃
50

年过去了
，

新中国建立已经
60

年了
，

举世闻名的三峡水利枢纽和数不尽的
水电站

，

如天上的星星一样
，

密布在祖国的江
河上

，

强大的电流驱动着国民经济的迅猛发
展

……

我也已是年近七旬的白发老翁
，

早已离
开了我热爱的水电工地

，

离开了我的第二故
乡

———

东北
，

在南疆定居
，

与儿孙们共享天伦
之乐

。

夜深人静
，

当我看到这枚珍藏着的
、

沾有
血迹的手戳

，

小郭的音容笑貌就浮现在我的
面前

，

耳旁又似乎响起了小郭母亲那撕心裂
肺般的痛哭声

……

谨以此文纪念为新中国水电建设事业献
身者

！

沾有血迹的手戳

□

章
似
愚

□

章
似
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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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氏家族百年历史文化艺术书画展举办
本报讯吴氏家族百年历史文化艺术书

画展于
4

月
4

日在新保利艺术博物馆开幕
。

吴瀛
、

吴祖光
、

新凤霞
、

吴欢等吴氏家族代表
人物的书画作品纷纷亮相

。

展品还包括吴氏
家族的老照片

、

电影资料
、

戏曲服装等千余
件

，

对于书画和历史爱好者来说是一次全面
了解这个家族历史的机会

。

据悉
，

本次展览由北京故宫博物院和中

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共同主办
，

是世界巡回展
的第三站

，

吴氏家族百年历史文化艺术书画
展还将移师法国和港澳台地区

。

一百多年来
，

以吴瀛
、

吴祖光
、

新凤霞
、

吴欢等为代表的吴氏家族在民族革命
、

文
博

、

文学
、

书法
、

绘画
、

戏剧
、

电影
、

音乐
、

政论
等领域作出巨大贡献

，

见证了这段时期中国
革命及文化艺术的风雨进程

。 （

冷丁
）

2009

中国国际雕塑年鉴展将办
本报讯中国动力

———

2009

中国国际雕
塑年鉴展

（

CISAE2009

）

将于
4

月
22

日至
5

月
18

日在北京国际雕塑艺术区展览馆举行
。

展
览期间将同时举行

“

雕塑艺术创意产业研讨
会

”，

及四大专题座谈会
。

座谈会主题分别为
：

越界解构
、

城市再造
、

继古开今
、

工艺复兴
。

该展览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
、

中国

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和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主
办

，《

雕塑
》

杂志社
、

浙江朱炳仁铜雕博物馆和
北京蟹岛集团承办

。

参展作品将达
300

件
，

展
出空间为

4000

平方米
，

参展者囊括了国内重
要艺术家

，

如此大型的学术性雕塑展览在国
内尚属首次

。

北京地区展览结束后
，

其中部分
展品将转移到浙江杭州进行巡展

。 （

班斓
）

内蒙古开展煤矿职工艺术作品评选
本报讯

（

记者张玺通讯员杨敏英
）

为迎
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

60

周年
，

全面展示各
大煤炭企业的精神文明建设成果

，

近日
，

内蒙
古煤炭工业局和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等单位
联合组织在全区范围内开展煤矿职工艺术作
品评选活动

。

据了解
，

此次活动将通过书法
、

绘画
、

摄影等艺术形式真实记录和展现全区

煤矿职工和企业
60

年来在创业
、

生产
、

生活
等方面的巨大变化和精神风貌

。

活动承办方
之一

———

内蒙古煤炭经济杂志社一位负责人
说

，

评选活动将设立最佳作品奖
、

优秀作品奖
和作品奖三个奖项

，

编辑出版
《

内蒙古煤矿职
工艺术作品集

》

一书
，

并将于今年
9

月在内蒙
古美术馆展出全部作品

。

中国书店热展老期刊
本报讯于日前结束的中国书店报刊资

料部一年一度的
“

老期刊展销
”，

受到读者热
烈欢迎

。

据介绍
，

此次展品既有常见的文学艺术
、

时
事政治类刊物

，

也有少见的电影刊物
《

华北影
声

》、《

电影三日刊
》、《

银弹
》、《

电影娱乐图画周

刊
》；

军政类刊物
《

海军公报
》、《

军事杂志
》、《

海
军期刊

》；

宗教类刊物
《

灵食季刊
》、《

灵学丛志
》、

《

暗中之光
》；

盐政类刊物
《

盐务月报
》、《

盐政杂
志

》

等
。

尤其清末出版的
《

开通画报
》、《

一鸣画
报

》、《

北京旬报
》，

以改良社会
、

开通风气
、

笑谈
时事

、

巧思奇画著称
，

更是稀见之物
。 （

文艺
）

北京首家文化养老院建成
本报讯

3

月
22

日
，

经过海峡两岸公益
界和文艺界人士两年的努力

，

北京市首家具
有独特文化色彩的养老院康乐养老院在北京
东城区安定门社区落成

。

据介绍
，

康乐养老院将聘请知名书画家
担任教员

，

让老人学习书法和绘画
；

请诗人
和作家

，

辅导老人吟诗写作
。

此外
，

国家大剧

院还将邀请著名歌唱家和京剧表演艺术家
来帮助组建老人合唱团

，

著名乒乓球运动员
等奥运奖牌获得者也将来养老院

，

指导老人
健身

。

据了解
，“

文化养老
”

理念在国外已有实
践

，

对于正在进入老龄社会的中国
，

康乐养老院
的尝试和实践具有重要意义

。 （

文静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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纪念邮票发行
本报讯

（

记者张宪
）

国家邮政局定于
4

月
10

日发行
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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纪念邮
票

1

套
2

枚
。

图案分别为清
“

胭脂红彩龙凤穿
牡丹纹罐

”

和清
“

掐丝珐琅缠枝牡丹纹藏草
瓶

”。

该套邮票由著名设计师王虎鸣设计
。

清
“

胭脂红彩龙凤穿牡丹纹罐
”，

又名金红
釉

，

其色匀净明艳
，

所绘纹饰鲜艳华贵
，

是清康

熙年间创新的名贵色釉
。

清
“

掐丝珐琅缠枝牡丹
纹藏草瓶

”，

通体以黄色珐琅釉为地
，

饰彩色缠
枝双犄牡丹花四朵

，

间饰红蝙蝠
。

其造型源自藏
传佛教供器

，

是清晚期掐丝珐琅器中的佼佼者
。

同时
，

国家邮政局另采用胶印
、

香味油墨
印刷等工艺印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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绢质小型张
《

国色天香图
》

1

枚
，

面值
6

元
。


